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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若兰  【马来西亚】廖朝骥

追求公正：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

2018年大选马来西亚能够“变

天”，是“全民海啸”的结果，华人

选民一面倒支持希望联盟，在“变

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变

天”也导致华人政党地位翻转，一直

在野的民主行动党成为执政党，而在

朝的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则沦为在野

党，趋向堪忧。

那么，华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处

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与华人选民、

华人政党有关，更与马来西亚特有的

族群政治密切相关，也与马来西亚政

治发展走向联系在一起。

联盟党执政与华人政党

（1957〜 1969 年）

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以来，华

人的政治力量是分散且多元的，主要

政党有马华公会、民政党、民主行动

党。马华公会于1949年成立，完全由华

人组成，主要目标是维护华人利益，促

进族群和谐。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成

立，其前身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马

来西亚的分支，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

来西亚后，该党从人民行动党分离出

来，改名民主行动党。民主行动党成员

包括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但华人占

70%以上，因此被认为是华人政党。该

党的宗旨是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奉行公平、多元、民主理念。民

政党成立于1968年，创党人林苍佑原

是马华公会会长，意在建立一个跨越

族群的政党，但该党实际上是一个以

槟城为重心的华人政党，党员八成以

上是华人，故也被归入华人政党。

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人享有特

权被写入宪法，华人和印度人拥有公

民权。分别代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

人利益的三大政党——巫统、马华公

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成政治联盟，在

随后的数次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联

盟党内的巫统与马华公会和国大党是

合作关系，权力分配虽以马来人为主

导，但其他政党也掌握重要权力部

门，马来人担任总理、内政、外交、

教育、发展等部长，华人担任财政、

商贸等重要部门的部长，政策制定以

协商为主。华人社会对联盟党实施的

教育政策和国语政策颇有不满，1969

年大选时，民主行动党指责马华公会

屈服于巫统，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的竞选口号，公开挑战“马

来人特权”，反对马来语作为国家语

言，提倡多元语言，获得华人支持，

赢得13个国会议席，民政党赢得8席，

并获得槟城执政权。而联盟党赢得66

席，其中马华公会获得13席，与以往

相比，席位大大下降。这次大选及随

后的族群关系紧张最终引发了马来西

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族群流血冲突，

即“5.13事件”，死亡人数上百人，

以华人居多。

对华人社会而言，5.13事件是一

次“血的教训”。以后几乎每一次只

要非马来人社会、民间团体或反对党

发起平等权益抗争运动，就会有激进

的马来政治人物重提5.13事件，警告

和威胁非马来人。

今政党轮替成功实现，但两线制的愿

望却基本落空。因为国阵这个14党联

盟，在丧失政权后，就会树倒猢狲

散，无法在败选后保持完整队型，未

来国阵可能名存实亡，只留下巫统、

马华公会等少数几个成员。

但即使国阵分崩离析，巫统仍是

最大在野党，它在本届大选中仍保住

约40%的马来人选票。巫统建党超过70

年，在全国都有稳固的基层组织，在

传统马来社会仍有影响力和感召力，

基本掌握住超过三分之一的保守与右

倾马来民族主义者支持，在国内政治

上仍有重要作用。

另一支在野的伊斯兰党，也取得

了30%马来人选票。换言之，依然有高

达70%的马来选民并不支持新政府。

如果巫统和伊斯兰党在族群和宗教议

题上联手，必会为希盟的政府带来颇

大困扰，因此新政府在选后的施政，

仍要顾及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与感

受，包括在土著权益、马来人特权等

问题上不能走得太远，在非土著所关

心的文化和教育平等议题上，则要小

心翼翼处理，否则巫统和旧权贵仍有

强大的反扑能力。

马来西亚成功通过民主程序完

成政党轮替，新政府开局顺利，国民

开始重拾对国家的信心，可以说是二

次建国，重新独立。但是在威权政体

长期垄断权力之下，体制崩坏、法治

沉沦，新政府既要整顿体制内部的积

弊，也要开展新政，平衡权力分配，

重振民生经济，前路充满挑战。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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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阵线的强势与华人的务实选择

（1969〜 2008 年）

1969年5.13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

历史发展进程，随后实行的新经济政

策和政治重组，都以马来人特权为导

向。巫统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拉拢更

多政党加入联盟党，并在此基础上，

于1974年6月建立国民阵线（国阵），

成员党有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

党、民政党等九个政党。华人政党马

华公会和民政党都加入国阵，成为执政

党，只有民主行动党始终保持反对党的

身份。

华人选民经历5.13事件的惨痛

教训后，认清了一个事实，即华人不

能因为对执政党失望，而将选票集中

在反对党身上，形成马来人在朝、华

人在野的对峙局势，这会引起族群关

系紧张。于是华人接受“体制改良”

的想法，马华公会提出“有人在朝好

办事”、华教人士以“打入国阵、纠

正国阵”为口号加入民政党，都代表

了华人对国阵改善施政的期许。然而

华人政党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与

华人利益攸关的华文教育、经济、文

化等议题上，华人政党难以满足华人

的利益关切。实际上，国民阵线时期

巫统成为“龙头老大”，居于绝对的

主导地位，权力分配以巫统为主，马

来人担任内阁部长的人数最多，而且

包揽了总理、副总理、国防、教育、

内政、外交、财政、国贸等最重要职

位，非马来人政党地位下降，华人担

任的是次要的部长职位，如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交通部、卫生部、种植业

与原产品部等。政策制定虽是各方协

商，但巫统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和决

策权，华人政党只能是被动的“守护

者”或“救火员”。由于“当家不当

权”，华人政党无法改变政策，充其

量只能是政策实施不当损害华社利益

时，做一些修补性质的改进工作。华

人民众对此非常失望，华人政党所谓

在国阵内部以协商精神解决华社问题

的结果，却是“越协越伤”。

于是，民主行动党成为华人选民

宣泄对国民阵线不满的一个选择。在

1978年、1986年和1990年大选中，华

人选票大都投给民主行动党，以表达

对国阵施政不公的不满，惩罚马华公

会和民政党。民主行动党长期是国会

中第一大反对党，该党秘书长林吉祥

（1969〜1999年在任）以言辞犀利、

思维敏捷著称，在国会中以滔滔雄辩

揭露政府的腐败和对少数群体的不

公，是许多华人心目中的“英雄”。

1990年后的几年马来西亚经济

发展势头良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保

持在8%以上，华人经济发展环境更

好。同时，政府对华人文化的压制有

所缓和，文教权利大大放宽，这些被

华人称为“小开放”的政策引来华社

的好感。1995年大选华人选民投票给

国民阵线，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得票率

回升。1998年安瓦尔被捕，激起“烈

火莫熄”（Reformasi，意为改革）

运动，催生了公正党。1999年民主行

动党、伊斯兰党、公正党与人民党组

成“替代阵线”与国阵对决1999年大

选，然而华人不支持伊斯兰党的“伊

斯兰教国”主张，也担心国阵下台引

发“暴乱”，将选票投给了国阵，使

得替代阵线无法借马来人选票分裂

的契机，削弱国民阵线的强势领导。

2003年马哈蒂尔卸任总理，由巴达维

接任，新总理带来新希望，人民将改

革的希望寄托在巴达维政府身上，使

得国阵大获全胜，马华公会赢得有史

以来最多的国会议席（31席），民政

党获得10席，反对党一败涂地，民主

行动党只赢得12席。

公民意识觉醒与华人支持反对党

（2008〜 2018 年）

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政治发

展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其目

标是：结束一党长期执政，实现政权

轮替；改变族群政治格局，超越族群

政治；铲除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实

现廉洁政治；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

担任民主行动党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的

林吉祥，是许多华人心目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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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2 0 0 7 年 民 间 组 织 “ 净 选 盟

（Bersih）”举行第一次集会，有4

万多人身穿黄衣示威游行，许多原来

对政治保持距离、生活态度务实的华

人，因为社交媒体的流行，大量的视

频、现场照片、文字分享等，刺激了

他们的政治意识，投入到公民运动、

民间组织、维权组织的活动中。70年

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华人，无惧长

年存在的5.13恐吓论，积极追求公正

和平等。

2008年大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进行的。执政党国民阵线虽依然获

胜，但堪称惨胜，仅获得议会140席，

其中巫统65席，马华公会15席，民政

党2席，国大党3席，创历史新低。反

对党夺得82席，其中民主行动党赢得

26席，国阵第一次失去控制国会三分

之二议席的能力。这次大选被称为一

次“政治大海啸”，国阵的惨胜和反

对党的崛起，标志着国阵一党独大、

国会一言堂的局面被扭转。同时，论

者指出马华公会的“华人代表论”已

经破产，该党在所有华人选民过半的

选区全部败北。槟城州政权落入民主

行动党手中，而民政党基本已经泡沫

化成没有地位的“蚊子党”。

受2008年大选的鼓舞，三个主

要反对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和公

正党决定组成“人民联盟”，以进一

步推动两线制，推翻国阵政权。此后

“净选盟”每年都发动大规模集会，

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影响一次比一次

大，成为民众表达对政府及选举制度

不满、要求变革的重要渠道，也成为

公民启蒙的“洗礼”盛会。“净选

盟”大集会的参与者来自多个族群，

2007年首次大集会时，参与者以马来

人为主，华人只占10%左右，以后华人

越来越积极参与，2011年大集会华人

参与者为30%，2012年则达40%左右，

2015年参与者大多是华人。

2013年大选就是在这种反风日盛

的形势下进行的。华人一心要“改朝

换代”，积极返乡投票，并努力劝说

家中的长辈，投选人民联盟。他们基

本就是“选党不选人”，只要不是国

阵的候选人，哪怕是伊斯兰党的候选

人，华人都支持。2013年全国大选投

票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0%，多个华

人选民占多数的投票点，投票率超过

90%。大选结果，执政党国阵获得国

会133席，保住执政权，但没有实现控

制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目标。国阵中

的巫统赢得国会88席，继续扮演“老

大”角色，而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则

是惨败，分别只赢得7个和1个国会议

席。反对党人民联盟获89席，其中民

主行动党最为辉煌，得到38个国会议

席，95个州议席。这次大选华人一面

倒地投票给人民联盟，因而被总理纳

吉布称为“华人大海啸”。

因伊斯兰党谋求实行伊斯兰刑

法，招致行动党的激烈反对，导致人

民联盟于2015年解体。2016年行动党

与公正党和诚信党组成新的联盟——

希望联盟，2017年马哈蒂尔领导的土

团党加盟，谋求推翻国民阵线。2018

年大选，选民热情极高，投票率高达

82.32%，不少华人选民回乡、回国

投票。选举结果，希望联盟获得国会

113个席位，国民阵线获得79席，伊

斯兰党获得18席。长期执政的国民阵

线终于败选，反对党希望联盟如愿赢

得执政权，马来西亚第一次实现政党

轮替，终于“变天”。希望联盟还获

得雪兰莪、槟城、柔佛、吉打、森美

兰、马六甲、霹雳、沙巴等州政权，

国民阵线只赢得玻璃市、彭亨两州政

权。此次大选被称为“全民海啸”，

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大都投票给反

对党，导致国阵倒台。华人选票尤其

关键，因为马来人的选票分散，40%投

给国阵，30%投给希盟，30%投给伊斯

兰党，而华人选票80%以上投给希盟，

最终希盟胜出。

三个华人政党选票悬殊，地位倒

转。民主行动党获得国会42席，州议

席101席，马华公会只获得1国2州，民

政党则是0国0州。马华公会与民政党

失去了所有执政时的资源，完全泡沫

化。反观民主行动党，在联邦政府和

州政府都有重要地位，林冠英和陆兆

福被委任为财政部长和交通部长，尤

其是财政部长职位重要，华人只有在

建国初期至70年代曾有马华公会的李

孝式和陈修信担任过财长，象征华人

参政实力。跨别了40多年，财政部长

重回华人手中，增加了华人对国家的

认同与参与感，也让大家对新政府有

深切的期待。

马华公会与民政党下野后，将陷

入激烈的党争。失去在朝时的资源，

两党仅剩下各自的党产，因而党内派

系争夺党产的控制权是不可避免的。

两党更深的焦虑是他们过去仰赖的

“华人诉求”“华人权益”的政治信

念已经被选民唾弃，要谋求未来的出

路，两党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刻。

此外，首次登上朝堂的民主行

动党，虽然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以华人

为多数的政党，但是该党一向以多元

族群主义挂帅，认为国民身份优先，

族群身份为次。林冠英在接受媒体访

问时，纠正记者对他“身为华人部长

有何感想”的提问，说自己是马来西

亚人的财政部长而不是华人的财政部

长。这个重要的“纠正”，预示了希

望联盟未来施政，将以缩小族群身份

作为政策拟定的考量。可以预见，这

个政治转型将对马来西亚长久以来既

存的“族群政治”资源分配方式带来

深远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


